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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论坛·百家访谈

文学创作到最后做的是“减法”“除法”

张彦广张彦广：：

大运河边的文学追梦人大运河边的文学追梦人大运河边的文学追梦人
本报记者 魏焕光

让让
﹃﹃
流
量
流
量
﹄﹄
变变
﹃﹃
留
量
留
量
﹄﹄

推
动
文
旅
融
合
高
质
量
发
展

推
动
文
旅
融
合
高
质
量
发
展

刘

伟

魏
焕
光

人文论谈

自去年以来，弥漫着浓厚人情味
的淄博烧烤、令人垂涎欲滴的天水麻
辣烫等多个文旅“爆款”闻名全国，
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
流量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收益。

其流量背后的逻辑，实质是“注
意力经济”。无论是独具匠心的民俗
活动，还是地道的美食体验，都在潜
移默化中塑造着一个地方的文旅形
象，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推动
力。这些成功的案例提醒我们，流量
并非随机降临，而是源于对本地文化
的深度理解和巧妙传播，这既吸引了
新客又攒下回头客，让“流量”变成
了“留量”。

将短暂的“流量”转化为持久的
“留量”，正是文旅融合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短暂的“流量”就像是河
流的洪峰，汹涌而来，却也会迅速消
退；而持久的“留量”就像地下水，
虽然不显山露水，却持久滋养着土
地。

以“淄博烧烤”为例，最初因其
独特的美食文化和社交体验吸引了大
量游客，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品尝烧烤
的层面，那么热度可能会很快消退。
然而，淄博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提供
更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如民间音
乐会、传统手艺展示等，使游客在品
味美食的同时，变成了文化的参与者
和体验者，把“流量”转化为“留
量”，实现了长期的经济效益。

把“流量”转化为“留量”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资源整合、区
域联动与创新宣传，打造出一个个富
有文化底蕴又能引发游客深度参与的
文旅品牌。

首先，优化旅游线路，强化场景
转换，是提升旅游体验的基础性工
作。合理的线路设计能够节省游客的
时间，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更好地
领略各景点的风采。而场景转换不仅
是地理位置的变化，更是文化氛围、
主题风格的切换，它能够创造出层次
分明的情感共鸣，激发游客的好奇心
和探索欲。

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推进，
我市中心城区大运河沿岸景区日益增
多，清风楼、朗吟楼、南川楼“三
楼”区域，园博园区域等都成为吸引
外地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很多导游按
照既定线路带领游客游玩，让游客感
受了沧州之美、沧州之变、沧州之风
情。

笔者以为，在此基础上，如能将
烟火气十足的民族路等老街巷纳入旅
游线路，外地游客便能从更多视角了
解沧州、体验沧州、爱上沧州。与此
同时，可通过开通公交旅游专线、扩
大停车场地等方式，方便游客的出
行，使得游客能更好地沉浸在沧州的
美景中。

其次，深度挖掘全区域的文旅资
源，实现县 （市、区） 间的互动共
享，有助于塑造多元化的旅游产品，
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以浙江省湖州
市为例，当地通过深度挖掘全区域文
旅资源，实现了区域共享的文旅价
值。湖州市德清县以其莫干山景区吸
引着大量国内外游客，而南浔区则以
古镇文化著称。这两个县区实现了旅
游资源共享，游客往往会选择“山
景+古镇”的特色旅游路线，这条线
路山区的宁静与古镇的繁华相结合，
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旅行体验。

沧州每个县（市、区）都有自己
独特的文旅景点，吴桥杂技大世界、
南大港湿地、河间府署、渤海新区黄
骅市的十里金沙滩、沧州铁狮与旧城
遗址公园……如今，很多游客在结束
了吴桥杂技大世界、沧州铁狮与旧城
遗址公园的游览后，会来到市区，逛
逛园博园、沧州博物馆、运河“三
楼”，晚上会品尝沧州火锅鸡等美
食，在领略古城历史的同时感受沧州
烟火气。

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五一”
假期，沧州酒店、票务等提前预订量
同比增长 160%，沧州在“五一”假

期最受游客追捧的20个小众旅游目的
地城市中位居第六。

再次，面向周边市场的创意创新
宣传也是一种引流策略。提升城市品
牌力和影响力不仅要加大宣传力度，
更要注重创意创新宣传。所谓的创意
创新宣传不单指利用新媒体，拍个视
频、发条新闻，或是打出吸引人的口
号。真正的创意创新宣传，是基于对
当地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解读，展示的
是浓缩提炼之后的文化精髓。“淄博
烧烤”之所以会成为文旅品牌，其实
是“服务贴心、价格公道、百姓朴
实”的城市品格在为淄博旅游作文化
背书。

沧州有着丰富的文化特征，是诗
经文化、运河文化、渤海文化、医药
文化、武术文化和杂技文化等的汇聚
地。沧州还有许多文化值得挖掘利
用，如沧州还有着一个很重要的关
键词，那就是驿站。

近年来，《沧州日报》 和 《沧州
晚报》曾多次报道过与“一船明月过
沧州”这句诗有关的历史故事。其中

“过”这个字，很好体现了沧州有别
于其他城市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点，
自古以来，沧州就具有鲜明的驿站特
色。除了孙谔的 《夜过沧州》，清代
刘梦的 《述沧州诗》、清代傅王灿的

《登朗吟楼》 等大量古诗都有着途经
沧州写景抒情的诗句。古老的京杭大
运河“运”来了经济社会的繁荣，也
让沧州迎来了因河而兴的历史新阶
段。

今天，我们可以围绕“过沧州”
做文章，强调其作为运河节点城市的
独特价值，形成稳定的“留客”基础。

总之，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我们要努力打破地域界限，构建
起一个立体、动态、富有人文气息的
旅游生态系统。从“流量”到“留
量”的转变，不仅需要硬件设施的完
善，更需要对本土文化的深入解读和
生动呈现。只有让游客在旅途中找到
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才能真正实现
从“过客”到“回家”的转变，让在
沧州的游览变成一次难以忘怀的文化
之旅。

记者：《飞刀刘》 的灵感来源
是什么？您是如何构思和塑造角色
的？作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彦广：与其说“飞刀刘”
是一位杂技艺人，不如说他是一
组杂技艺人的群像，是众多杂技
英豪的复合体。在 2007年的一次
采访中，我听到了一个有意思的
故事，说一个耍飞叉的艺人胆子
小，就怕见血，但后来却上了抗
日前线。故事一下子击中了我，
让我顿生创作灵感，很快“飞刀
刘”就在我的心中成型了：我们
的杂技艺人是顶着高粱花子的艺
术家，他们热爱和平，追求平凡
而幸福的生活，然而在外敌入
侵、铁蹄践踏的情况下，他们英
武的血性又会瞬间爆发，实现从
平民到英雄的迅速转型。

其实，在吴桥，这样的杂技
艺人很多，比如吴桥杂技艺人张
金奎，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红色
杂技团——延安杂技团；当年抗
美援朝志愿军文工团中有个杂技
队，成员全部来自吴桥，而血染
沙场的吴桥籍普通战士更是不胜
枚举。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吴桥

杂技艺人不仅有文化吉普赛人的
一面，还有红色、爱国的一面，
他们既能让自己吞钢球吃宝剑，
也能让顽敌闻风丧胆。

这篇小说写得很顺利，发表得
也顺利，先是在《百花园》发表，
后又被《小小说选刊》转发，再后
来又被收入两本小说集。前不久我
上网时不经意发现，它还被收入为
全国2013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当代
文学作品试题。

记者：《接近神性的画与诗》，
收录了哪些作品？您对文艺评论写
作有着怎样的见解？

张彦广：这 些 年 丰 富 的 经
历，让我认识了许多作家、书画
家等文艺工作者，一些人和作品
走入了我的内心，化成了我的观
感和洞见，变成了文字。还有一
些作品，如给吴桥好人写的颁奖
词，给杂技九月庙会写的吕祖祭
文，给敬老饺子宴宣传册撰写的
赋文，自己很珍视，也装进了这
个“篮子”。《接近神性的画与
诗》 是给一位自闭症少年油画家
画册写的序，语言诗性空灵，我
对它情有独钟，干脆让它作了这

本“杂论集”的题目。
当下文艺评论式微于文艺创

作，而文艺批评更式微于文艺评
论，我也未能免俗。我觉得如果你
不敢“骂人”，那你“捧人”也要
端正立场和认知，不逢不迎，不谄
不媚，致中和，见真知，给读者架
金桥，为世人当大媒。

记者：您为创作过程中遇到的
最大挑战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
的？

张彦广：当走过了文字写作的
语言技能关后，一座无形的大山横

看成岭侧成峰，那就是知见关。我
个人常常徘徊于题材的认知和解读
上，不敢轻易下笔。古人讲“文以
载道”“敬惜字纸”，我们很多人对
此都没生出敬畏心，文字信马由
缰，看似高速高产，其实是不断巩
固错误，制造精神垃圾。我的办法
是，阅读时“非圣书，屏勿视”，
处事时“能亲仁，无限好”，创作
时“见未真，勿轻言”。其实从事
文学创作到最后做的不是“加法”

“乘法”，而是“减法”“除法”，淘
尽黄沙始见金。

近期，由市群艺馆主办的市民艺术夜校第二期培训即将开课。在首期培训中，市民
们学习了美妆、珠宝鉴赏、手工布艺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彭 坤 摄

从1987年发表第一首诗歌算起，张彦广走上文学道

路已经37年了。目前，他正精心策划一本反映吴桥地方

风物的图文著作。

身为一名散文创作者，张彦广以其深情的笔触关注

农村、地域风情与人生百相，写出了《父亲的神话》等

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他的触角不局限于散文，还延伸

至小说和剧本创作、文艺评论、报刊编辑、文化志愿活

动等。

他质朴且富含哲理的散文植根于乡土并烙印在辽阔

的土地上，对文学和本土文化的坚守使他在成长路上硕

果累累。让我们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倾听他对文学的思

考，感受他对乡土文化的深深挚爱。

记者：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对文
学产生兴趣的？这些年走过了怎样
的文学之路？

张彦广：多少人走上文学之路
是因为天才和灵性，而我是因为困
顿和挤压。第一篇铅字作品 《拾
粪》 就是那个时候“挤压”出来
的。

初中毕业后一年多劳累苦闷的
打工生活，是一方磨刀石，逼我思
索命运，催我宣泄情感，“豆腐
块”“咸菜条”发表得越多，内心
的不甘与躁动越强烈。可以说，我
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有了命运
意识和底层色彩，我靠文学自渡，
而非渡人，泥菩萨过河而已。但是
要感谢那个盛开文学梦的时代，感

谢那些扶持后生的引路人，让我一
步步跳出农门，一步步走进文学的
伊甸园。

记者：您觉得文学在现代社会
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张彦广：1987年，我的文学作
品已经变成了铅字，凭借这些作
品，我竞聘上了乡广播站编播员。
后来又凭更多的作品，我走进了县
城，几易单位，不断成长。可以
说，是文学在为我撑腰垫底、加油
鼓劲。

市场经济大潮下，纯文学创作
式微是事实，纸媒遭到冲击，一是
因为传统媒体读者的锐减，二是因
为很多创作者的信心渐渐丧失。靠
文学能找工作、能转非转干的年代

似乎远去了，其实是时代对于文学
作品的期望值更高了。人们对于社
会和人生的认知更加多元，读者要
求作家既要是文化思想的方向标，
又要是道德操守的定盘星，还要是
心灵家园的守护神。所以我认为，
当作家越来越难了。

记者：可以分享一些您的早期
代表作、并讲述它们创作背后的故
事吗？

张彦广：现在和文友们聚会，
大家偶尔能聊到的我的早期作品，
有《梦中的桐子姐》《破地》《父亲
的神话》《飞刀刘》等一些篇章。
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原型都在现实生
活中，甚至就是我的亲友或者我
本人。我和这些作品因此也有了血

缘，有了剪不断的精神脐带，甚至
可以重组另外一个我。这个我，比
你面前的我更真实、更立体、更有
生命力。

写 《父亲的神话》 是缘于与
一位老领导的交谈，他对我父亲
这位“老河工”印象深刻，指出
了我在对父亲认知上的深层次问
题。那次交谈不仅匡正了我对父
亲这一代人的认知理念，还提升
了我对“三农”题材的审美水
平。渐渐地，我的创作染上了土
地的颜色，浸润上了乡愁的气
韵。我曾经发誓，今生“要为农
民歌唱”，也许我五音不全，声音
很小，但我相信，低吟和呐喊都
是最动情的歌唱。

时代对于文学作品的期望值更高了

记者：您是如何将杂技、运河
等地方文化元素融入文学创作中
的？

张彦广：吴桥杂技文化和运河
文化博大精深，研究者和践行者前
仆后继、代有才人。我也追求做这
支队伍里的一分子。但是，我清醒
地意识到，文学创作里不能没有千
年杂技梦，不能没有百里运河图，
我要通过文学记住乡愁，为我们的
地方文化赋形找魂。2018年，沧州
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盛大召开，与
此同时，我在《沧州日报》文学副
刊推出了一篇文旅散文 《油葵花
开》，影响不小。从那时起，我被
誉为“新大运河文化散文”的代表
作家之一，创作一发不可收。

记者：通过文学形式推广地方
文化，您觉得有哪些优势和挑战？
推出了哪些作品？

张彦广：吴桥是地域和人口小
县，却是文化大县，这里是中国杂
技的摇篮，是世界杂技的故里，千
年大运河在这里穿境而过，滋润了
这片土地，形成了优美奇绝的人文
风情。在节假日，我经常挤进人流
如潮的杂技大世界《找寻跨越千年
的杂技精神》，从锣歌和春典里咂
摸 《舌根上的乡愁》。在清晨黄
昏，我时常《走近三尊古槐》，追
忆《山南水北的澜阳书院》，凭吊
《建在月堤上的吴园》，为 《寻找
一 根 蒲 棒》， 在 运 河 湾 里 《摆
渡》， 也 时 常 《在 运 河 右 岸 坐
忘》，静等《帆峙水流艺乡梦》如
期实现……

记者：您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
该具备哪些元素？对于初学者，您
有什么创作建议？

张彦广：文学即人学。老家有

句话叫“实在人长远”，那文学作
品怎样才能“长远”呢？我想应该
像大树一样，深扎生活的泥土，坚
守脚下的位置，胸怀宽广如蓝天，
心地慈悲泛爱众，即见天地、见众
生、见自己。

记者：您如何看待创新与传统
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

张彦广：自己才起步时，也走
过“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弯
路，直到一次有师友说我写东西

“不较劲了”。我暗知，写了这么多
年，我这才开悟，才真正上道儿。
对于“道法自然”这句话来说，

“创新”有时是个伪命题，日月轮
回，人生行走，守常有定，反而日
日即新。写作也如摄影，其记录功
能最具终极审美意义。用文字为历
史、为后人记住一些东西，才是王
道。

要通过文学为地方文化赋形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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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广部分作品


